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么有水平在这里做书记？”……什么难听的话都有。

但转念一想，确实是做得还不够。因此，每次核酸后，林

辰都会组织复盘，一次次优化流程，改进工作方法，提高效率，

尽可能减少小区居民被感染的风险。

再说转运。疫情期间，上海一位 94 岁高龄的老人因核酸检

测结果阳性，凌晨被转运至定点隔离医院，在社交媒体上引起

较大舆情。

“大家都知道‘应转尽转’。但具体到一些失能、高龄老

人，又需要人文关怀，既不能简单粗暴，又要照顾同楼其他人

的情绪。老实说，执行政策的弹性空间到底有多大，我们不知道。

我们只能尽量为居民争取最有利的方案。”林辰告诉《新民周

刊》，首先要做好家属的工作，在征得同意的情况下，街道居

委两级联动再想办法，“比如，遇到老人感染，不去方舱是不

是能去条件比较好的隔离酒店，由专人点对点送老人到房间，

安排同行人一同前往；遇到家中有宠物的，是不是可以帮忙代

为照顾……事实证明，大多数人从一开始的担忧、情绪激动，

到最后都对我们表示了感谢，你是不是真心为他们着想，居民

是能感受到的”。

因为有了转运，其他居民势必会想了解小区内的阳性感染

情况。公不公开，又成了新的难题。

思前想后，林辰最后决定公开必要的信息，比如有没有新增，

哪幢楼封控了，是否转运等。于是，4 月 1 日，她第一次发了

告居民书，“信息透明之后，居民的疑虑被打消，他们其实也

能接受，心反而更踏实”。

慢慢地，居委工作的痛点转向了民生保障。封控久了，居

常时候有活力，关键时刻有定力。

居委会的极限日常

疫情严重的那段时间，想联系一名居委书记并不容易。他

们的时间往往被各种防疫事务所占据，每天还至少要接上百个

电话。有居委会干部调侃，办公室成了“夜总会”，因为“夜

里总是开会”，其实也只有夜里才有时间开会。

“3 月下旬小区封控后，我就开始睡在办公室了，你看这

个钢丝床都已经睡得凹下去了。每天肯定是过了 0 点才能睡，

但一到早上 5 点半就自然醒。”因长期保持极限工作状态，浦

东新区某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林辰（化名）喉咙有些嘶哑。

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，采访被数次打断：一会儿有老人来

找林辰问配的药到了没有，一会儿又有人来问小区出门单怎么开。

林辰所在的居民区有 5000 多居民，但包括她在内，居委社

工才10人。她坦言，在基层工作五年多，从未经历过这样的疫情，

一切都是全新的挑战，压力也前所未有的大。作为群众性自治

组织，居委会人员、资源和权限非常有限。但在疫情封控期间，

一方面上级千针万线的事情落到基层；另一方面老百姓的意见

诉求、负面情绪也都宣泄在居委会头上，需要安抚。

“最开始，每天的核酸和阳性感染者及其密接的转运，成

了矛盾的焦点。”林辰坦言，刚开始小区排队做核酸经验不足，

加上几乎没有志愿者，几幢楼的人“轰隆隆”全下来，地方小、

挤得近，有居民不满了：“你们是怎么安排的”“你这种人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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